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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中的恋母仇父情结
   【摘要】：曹禺以其处女作《雷雨》而展示着生动活泼的人物、激情洋溢的台词、独具匠心的构 思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及悲悯济世的情怀，并奠定了剧作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具有开拓价值的经典地位。可以说，曹禺正是依托剧本主题正是弗洛伊德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的那个“恋母仇父”。作品表现特定时代作家的心灵标本，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照应。

【关键词】：曹禺；《雷雨》；俄狄浦斯情结；叙事模式；生命情韵
《雷雨》是曹禺的第一部著作，体现着作家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困境，人的精神的痛苦、人的本性的罪恶。作家怀着悲天凄然的情怀审视、诠释人类困惑根源的同时，也阐明如何消除困惑，人类精神叛逆的问题。

     作品《雷雨》通过描写鲁大海与周朴园的矛盾、鲁大海与鲁待萍的深情、繁漪与周萍的“闹鬼”等现象，”。展现深刻的主题正是弗洛伊德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的那个“恋母仇父”贯穿全剧，时隐时现，制约着人物行动，占据着人物的心灵空间 。

《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著作进述了：俄狄浦斯在生下来的时候，就有神谕告知其父母，他们的儿子将犯杀父娶母之罪，于是他的母亲让牧人将他弄死；牧人出于怜悯，将他送给了报信人，结果他长大之后果真“杀了不该杀的父亲，娶了不该娶的母亲”，即犯了不应该犯的罪，最后他为了惩罚自己，弄瞎了双眼，自我放逐他乡。这一悲剧一直被当做一部命运的悲剧，激发后代作家的创作灵感。弗洛伊德这位酷爱文学的精神分析学大师，则“根据自己对古希腊悲剧的知识，提取了这个杀父娶母故事的相似之处，从而为乱伦的欲望发明了‘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术语。多少年来，俄狄浦斯情结早已成为一些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同时也成为精神分析学派批评家分析文本的一种方法。无论从创作主题或批评方法的角度来看，《雷雨》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典范。 

  一、曹禺悲剧中“俄狄浦斯情结”演绎的人文蕴藉
“悲剧”概念，作为一种戏剧艺术形式而起源于西方文化古希腊悲剧，主要是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表现人生的悲哀、痛苦、怜

悯和抗争。譬如说，希腊的神话和悲剧皆认为人生的悲哀和痛苦是与生俱来的，依托神加以支配，是一种无可规避的人生命运。诸如索福克勒斯叙写的《俄狄浦斯王》，就是命运悲剧的艺术典范。及至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开始从“神的世纪”回归到了“人的世界”，并将自身的性格演进作为描摹的主要对象，主张性格的缺点是造成悲剧的生命基因。如此一来，“性格悲剧”就逐渐取代了“命运悲剧”，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四大悲剧均是由性格的缺点而导致的。继之，“社会悲剧”又成为时代的主题，而它注重描写社会的不合理因素给世人所造成的苦难。为此，在19世纪叔本华开辟了一个新的哲学思辨时代，认为悲剧三种模式：“罪大恶极之人所造成的悲剧；盲目的命运的捉弄所造成的悲剧；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之间由于相互间的误会、猜疑和伤害所造成的悲剧。其中第三种悲剧最为可怕，因为它弥天漫地，无处不在。悲剧的最终原因是原罪，即生存的本身之罪。即人的最大罪恶就是：他诞生了。”

    人类的一切行为动机均来自于自身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和缘由。（弗洛伊德认为），文学艺术自然也不例外。即文学艺术的创作就是作家在无意识地放松对意识的控制而产生的“自由联想”的演化结果。弗洛伊德指出：“目前的强烈经验唤起

创作家对年轻时的回忆（通常是孩提时代的经验），这种回忆在现实产生了一种愿望，这愿望在作品中得到实现，作品本身包括了两种成分：最近诱发事件和对旧事的回忆。”{2}说明文学作品创作动机的形成，往往可以追溯到作家童年时所受的强烈影响和特殊经历，作品的深层意蕴中通常也隐藏着作家童年体验的生命烙印；作家与作品是一个完整的意识整体，他们之间客观上又存在着某种属于个人隐私性质的内在精神联系。为此，他特别重视童年经验，主张创作动机的形成与创作者童年时的经验，以及其中尤为特殊的“恋母情结”紧密相连。由此可见，曹禺的人生经历、生命情感、审美趣味，似乎与《雷雨》中的众多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有机关联。换句话说，作者好像依托剧中人的语言行动，注重彰显一种内心潜在的“恋母仇父”情结，而此情愫恰好又是神秘莫测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加以交织变异的生命格局。

曹禺坦承：《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

于哪种显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雷雨》所展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天地间的“残缺”同时，与此情绪俱来的“那就已经是我性情中郁热的氛围”，它的主基调是“极端”和“矛盾”，表现在人物身上，就是“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就已经是爱，不是爱就已经是恨，一切都是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中的路”。这表明作者对人世间命运的悲悯和对天地间“残忍”的疑惧，认同人是极端可怜的动物并生活在“狭的笼”中且不自知，而整天“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然而人生悲剧命运却像只无形的黑网使之“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并且永远也无法“逃脱这黑暗的坑”。

 假果把人生比做舞台呢，那么爱情和婚姻即是这舞台上演的一出充满悲欢离合的大戏。清华园里的热恋激发了曹禺创作的潜流。1931年春天，曹禺导演并担当主演的《娜拉》在清华大学礼堂公演。曹禺和郑秀的情缘就已经从这时开始。1933年，清华话剧社决定排练曹禺翻译的高尔斯华绥的《罪》。这出戏由曹禺导演并扮演男主角拉里。至于谁来饰演拉里的恋人汪达，曹禺想到了郑秀。他觉得郑秀的气质很适合；这是接近郑秀的很自然的方式。在排戏的日子里，曹禺沉浸在追求郑秀的痴迷之中。每当排戏演到拉里向女友汪达倾诉爱情之时，曹禺特别投入，他完全把自己当成剧中的拉里，把戏从台上演到台下。  

现实与幻想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后来曹禺和郑秀痛苦地分手，就是因为现实中的郑秀与他所幻想中的郑秀相差的太远。但是，无论他们之间的情感岁月经历了怎样的是是非非，当初两人在清华园痴迷的恋情，都是曹禺孕育和创作《雷雨》的动力之源。1933年上半年，曹禺与郑秀正沉醉在甜蜜、如痴如醉的恋爱之中，在这同一时间里，曹禺开始了《雷雨》的创作。在南开中学时，曹禺就有《雷雨》的构思，只是那时他尚处于人生与艺术的储备期。当曹禺作为一个成熟的创作者时，实际上他已经站在了戏剧创作的起点。然而，他却迟迟不能动笔，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还缺少一种激情。对于艺术家来说，这种激情不言而喻指的是爱情。所以，一部艺术家的创作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部两性爱情的激情史。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曹禺构思了五年之久的《雷雨》，独在1933年上半年进入写作阶段。  
曹禺在《雷雨》舞台提示表明：“屋中很气闷、郁热逼人，空气低压着。外面没有阳光，天空灰暗，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开始就让观众感觉到某种郁闷、压抑、沉重的氛围。雷雨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力量，在这里虽被赐予了生命，但并未丧失其真实性。第二幕的舞台背景更加富有野性了：“虽然方才落了一阵雨，天气还是郁热难堪，天空黑漆漆地布满了恶相的黑云······以后闪电更亮得蓝森森地可怕，雷也凶恶似的隆隆滚着······狂雨就要来了······最后暴风暴雨，一直到闭幕。”《雷雨》中的人物就是在这样由原始力量所完全主宰的世界背景中展现自己的活动的。
周萍与繁漪的恋母情结，在全剧的俄狄浦斯情结表现形式中是最详细的、最完整的一条线索。剧情开场之前，他们的关系就已经确立。周萍与繁漪之间的关系原为前妻之子与后母，这后周萍的引诱，才把繁漪“变成一各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的。如果说繁漪是叛逆者，是破坏封建社会秩序、撕毁封建主义“尊严”的勇士的话，那么，周萍称为繁漪的老师，并不能算作过甚之词。后来这种长期的压抑竟然导致她心理变态，濒临精神崩溃，二少爷年幼，况且对于繁漪这位有着文化教养的女人来说，显然还不至于去和未成年的亲生儿子调情做爱，即使那样做了也无法得到满足；鲁贵这个不值得一顾的下等男人，根本就不够资格沾她一点边，惟一可成为她性投射对象的就已经是周萍；既不是她的亲生的儿子，同时治比她小六七岁，正是欲火旺盛之年华。再加上这里无人干扰的环境，真是天赐良机，因此，“闹鬼”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曹禺出于一种对人类困境的悲悯情怀，在刻画《雷雨》的人物时，既写出了他们本能的驱使和欲望的放纵而导致的可怕后果，又展示了他们对这种可怕后果的恐惧、紧张和厌恶之心。如周萍，全剧的重要角色，可谓罪孽深重，他因两度乱伦，这是为伦理所无法饶恕的。但，作者却没有将他写成一个让人憎恨的人物形象，而是倾尽笔墨揭示两度乱伦给这个人物内心造成的悲剧心里。而周萍与繁漪乱伦的原因，在曹禺看来，根底还在于人的本能情欲，是总在悔恨自己过去铸成的错误，当一个新的冲动来了，本能和欲望，又如潮水淹没了他。他理智，不过是卷在漩涡里的一段枯叶。他从小生长在周公馆里，连自己的母亲是谁都不知道。只知道她“早已死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重大打击。父亲和他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说，他对周朴园也只是敬畏三分；而继母繁漪有了自己的儿子，不能给母爱和温暖。他自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欲望郁积成了恋母情结。当他成人，有了明确的性欲望时，便扎进了她——他现在的母亲的怀抱，实现了儿时无意识欲望的满足，将积压在深处的力比多射到了性爱的对象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周萍的恋母情结表现在同繁漪的暧昧关系上；又表现在对父亲的嫉妒和不满上，这种急端就有可能导致报复甚至仇杀。然而，剧中的周萍却没有走上这一步，他实际上是完成了报复式的计划。

由于童年遭受到的心灵创伤，憎恨着父亲的周萍对后母的不幸产生了特殊的精神情感，而欲望对理想堤岸的冲决和淹没，促使他不仅说出了对继母不该说的话，而且还干出了对继母不该干的事。毫无疑问，这是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另一种变体。周萍的身上，存在激烈冲突两种力量的斗争；以伊底为一方，以自我为一方，自我的力量和伊底的力量势均力敌。当伊底力量占上风时，他就对母亲产生冲动并且干了那桩不可饶恕的罪过；而一旦自我力量压倒伊底力量时，占据他心灵的就已经是“犯罪情绪”，因此他后来总想处处避开繁漪的纠缠，试图通过和四凤的正常恋爱达到自我的升华。可以看出，周萍每犯下乱伦之罪，其灵魂极度的恐惧、深处的自责和悔恨，都无疑把他往毁灭的道路上推进了一步，就如同跌进沼泽，“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

不过，就《雷雨》营构的具体故事而言，周萍的这种“原始情欲”，则是以一种“俄狄浦斯情结”曲折地体现出来的。赫胥黎指出：“如果没有从被宇宙过程操纵的我们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天性，我们将束手无策；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必然要从外部遭到毁灭。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10}说明人的理性特质正是人类的高贵文明之处，此类理性精神对人的野性欲望的泛化，的确是有明显的抑制、约束、羁绊的审美作用，而人类文明进程中无节制地放纵自身本能，必将导致悲剧。为此，曹禺悲剧叙事中对人类本能蕴藉的某些颇为宝贵的勇敢、顽强、坚韧、同情等品质是非常渴望、希冀和张扬的，希图以之改观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慵懒、软弱、自私、狠毒等扭曲的人性特征。鲁迅曾说：“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若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是不要去惊醒她。”{11}因此，繁漪就是一个不幸者，而觉醒后等待她的唯有比做梦更为残酷的悲惨现实。虽说她不安于“三从四德”所规定的残酷命运，希冀挣脱封建礼教的桎梏，改变自己身为工具的命运，渴盼做一个真正的人，然而她在不自觉中以自己情感的殉葬，将个性解放与反封建的锦旗擎举至自己所能达到的生命巅峰，却终究未能冲破封建枷锁的羁绊而在时代大潮的拍打下无法承受住考验，并从理想的高处无情地跌落于异常惨烈的悲剧性的生命幻灭中。

 二、曹禺悲剧中“俄狄浦斯情结”叙述的生命意趣

文学作品的主题“是文艺家经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经过对题材的提炼和形象塑造而得出的思想结晶，也是文艺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评价和理想的表现”。 曹禺坦然地披露了自己的创作心迹一-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一-情感的或理解的一-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一-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小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是做着最愚蠢的事吗？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看戏的人们……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着的生物。 

曹禺指出：“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主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或理智的捉弄，生活在狭之笼里而徉徉的骄傲着，以为徜徉在自由的王国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13}”阐释了自己一直把自身的创作活动视为是生命的创造，在作品中注重的是个体生命主观感情的投入与升华，并从作品中人物命运的起落，反映出对人的生存处境和情感痛苦的探求。譬如，《雷雨》剧中的人物皆颇具代表性的描摹体征。像蘩漪“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大而灰的眼睛同高鼻梁令人觉得有些可怕”，幽怨愤懑的眼光“有时为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虽说外表阴鸷、悱侧，但“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蘩漪内心仿佛蓄积着原始本能的力量，一旦找到机会，就冲破传统伦理道德的羁绊，放弃做“母亲”的尊严走上了“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人生历程。如此，“她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白热”，“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的花”。及至虚幻的爱难以为继时，就促使其“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野性欲望发挥到极致，并满蓄着电闪雷鸣般的生命力量而将每个人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无情地彻底击碎，或让自己也与之同归于尽。同样，曹禺对于人类困境的悲悯情怀也突显在《雷雨》的人物形象中，他真挚地叙写着剧中主人公因听任本能的驱使和欲望的放纵所导致的可怕灾难，并展示了对此种祸患的恐惧、紧张、厌恶的心境。像周萍作为贯穿全剧的蕴含悲剧性人格分裂特征的主要角色，就曾两度乱伦而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生命孽债。

    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他必须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但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它作为产生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是一种有

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17}阐明人类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欲望渴求本身是自然存在的且应得到肯定、实现、满足，单纯地抑制、束缚、桎梏人性，必然会导致生命的悲剧情结。正如刘西渭评介：“什么使这出戏有生命的？正是那位周太太，一个‘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女性，就社会不健全的组织来看，她无疑是一个牺牲者，然而谁敢同情她，我们这些接受现实传统的可怜虫？这样一个站在常规道德之外的叛逆，旧礼教绝不容纳她的淫妇主有全剧的进行。她是一个沉了的舟，然而在将沉之际，如若不能重新撑起来，她宁可人舟两覆。”{18}作者亦述：“繁漪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撞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搏斗。她是那被象征着的天使，而热情是她雷雨般的心情，她什么也看不见，就看见热情，热情到无可寄托的时际，就已经做成自己顽石，一跌绊了过去。再没有比受到嫉妒更直更窄的路了，简直比上天堂的路还要直还耍窄，但是，这是一个生活在黑暗角落的旧式妇女，不像鲁大海，同是受压迫者他却有一个强壮的灵魂，她不能像他那样赤裸裸地无顾忌，对于她，一切到咽下去做成有力的内在的生命，所谓热情，到了表现的时候，反而冷静到像叫你走进坟窟的程度。于是你更感到她的阴鸷、她的力量、她的痛苦，你知道这有所顾忌的主妇，会无顾忌地揭露一切，揭露她自己的罪恶”。繁漪之所以可爱确实不在她的可爱点，而在其诸多“不可爱”处。就像剧中所说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的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当时我就再掉进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烈烈地烧一次，也就算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

英国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曾指出：“不言而喻，悲剧中采取这种超自然现象的手法，从赤裸裸地表现一个鬼魂到单纯暗喻一种不明确的气氛，其表现手法实在多种多样，而且在那种气氛中并没有运用武断的话语，而是仅仅将一些模糊的暗示和半幻觉的、飘荡的思

想情感的鬼火投在观众面前。”强凋戏剧注重运用超自然的手法对于剧作气氛的创造性意义。

曹禺说：“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但我从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沉闷的，很别扭。我父亲毕竟只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气很坏。有一段时间我很怕他。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动不动就发火。我总是害怕和他在一起吃饭，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起子弟来。”对于年轻时的曹禺而言，家庭总是和沉闷联系在一起的。这一人生经历在《雷雨》中是有所体现的。荣格在分析恋母情结的形成时，就已经十分重视童年时期创伤性经验的作用，他认为“子女要是被粗暴地与自己的母亲分开，这就可能导致一种持久的恋母情结，以作为失去母亲的补偿”。{22}弗洛伊德更是对恋母情结的特征做了详尽的说明，指出：由于男孩把母亲作为爱的对象，为了占有她，父亲即成了他决意要排除的情敌，故而在一个具有恋母情结的人身上，对母亲的爱和对父亲的恨是交织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曹禺的《雷雨》而展示着生动活泼的人物、激情洋溢、独具匠心的构思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表现了特定时代的心灵表现，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照应，，并终究形成了剧作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经典地位，包括了作家的心灵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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